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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(coronavirusdisease2019,

COVID-19),简称新冠肺炎,以其广泛的传染性和较

强的致病性,目前仍在全球流行,新冠疫情已构成国

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,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命健

康。中医药在我国新冠肺炎的防治上发挥了独特作

用,目前我们国家已取得阶段性的抗疫胜利。自古至

今,大黄在临床上运用广泛,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

状病毒是引起人类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(SARS)的病

原体,研究[1]证实大黄提取物具有抗SARS病毒作

用。中药功效会受不同炮制方法的影响,笔者通过分析

国家卫健委及部分省、直辖市和自治区发布的COVID-19
诊疗方案[2]后发现,在疫毒壅肺、疫毒闭肺等重症、危
重症患者中应用生大黄较多,而在儿童及恢复期患者

中应用熟大黄居多。基于此,本文就大黄不同炮制品

的临床应用、大黄在COVID-19治疗中的作用进行总

结,以期为大黄不同炮制品治疗 COVID-19提供参

考。

1 大黄概述

1.1 大黄的来源及其炮制品

大黄 为 蓼 科 植 物 掌 叶 大 黄(Rheumpalmatum
L.)、唐 古 特 大 黄 (Rheumtanguticum Maxim.ex
Balf.)或药用大黄(RheumofficinaleBaill.)的干燥

根和根茎。始载于《神农本草经》:“大黄,味苦寒,生
山谷。下瘀血,血闭,寒热,破癥瘕积聚,留饮宿食,荡

涤肠胃,推陈致新,通利水谷,调中化食,安和五脏。”
《本草纲目》将其载于草部类,现代《中药学》[3]列于泻

下药,2015年版《中国药典》[4]中记载大黄苦寒,归脾、
胃、大肠、肝、心包经,具有泻下攻积、清热泻火、凉血

解毒、逐瘀通经、利湿退黄的功效,可用于实热积滞便

秘、血热吐衄、目赤咽肿、痈肿疔疮、肠痈腹痛、瘀血经

闭、产后瘀阻、跌打损伤、湿热痢疾、黄疸尿赤、淋证、
水肿,外治烧烫伤。自古至今,大黄在临床上运用广

泛,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中均多有记载,如大承气汤、
小承气汤、大柴胡汤、三黄泻心汤、桃核承气汤等。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标准·中药成方制剂》
中含大黄的中药成方制剂有200首,其主要治疗疾病

有24种[5]。

1.2 大黄及其炮制品的临床应用

中药的功效因炮制方法、用法及配伍用药的不同

而有很大的变化,2015版《中国药典》收载了大黄、酒
大黄、熟大黄、大黄炭共4种炮制品,其中酒大黄善清

上焦血分热毒,用于目赤咽肿、齿龈肿痛;熟大黄泻下

力缓、泻火解毒,用于火毒疮疡;大黄炭凉血化瘀止

血,用于血热有瘀出血证。历代医家在临床应用中也

是各有偏爱,陈晓辉等[6]通过对《伤寒论》《金匮要略》
中有关大黄的记载加以总结后发现,张仲景使用大黄

不同炮制品中,生品使用概率达67.7%左右,如大黄

附子汤、厚朴大黄汤、栀子大黄汤、大黄甘遂汤、大黄

牡丹汤、大黄甘草汤等;用大黄标注酒洗者概率达

12.9%,如三承气汤、抵挡汤等;用大黄标注蒸者概率

为3.3%,如大黄 虫丸。陈嘉倩等[7]将中医方剂数

据库中含有大黄的7226首古方与《中国药典》2015年

版和药智网中含有大黄的736条现代中成药处方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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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分别进行筛选归纳,统计大黄在方剂中占比、制法、
配伍药、功效及所治疾病科属,通过数据挖掘发现,治
疗内科疾病常生用内服,发挥“泻下攻积、清热泻火”
作用时古代常水煎液内服,现多酒炙内服;“凉血解

毒”时古代常贴膏外用或水煎液内服,在现代制剂中

则主要以生用、醇提法酒煎液内服和大黄炭等形式使

用;“逐瘀通经”时古方中以酒煎液或酒送服为主,现
今以水煎液内服为主;“利湿退黄”时古代常水煎液内

服,而现代以酒煎液或水酒共煎液居多。

2 大黄在COVID-19治疗中的作用

肺与大肠相表里,肺主气,司呼吸,通过宣发肃降

功能调节全身气机,助气血津液分布于全身各处。肺

的宣发肃降功能正常,则大肠之气通畅;新冠肺炎患

者病位在肺,湿毒之邪首犯卫表,邪气沿经脉循行至

大肠,大肠传化失司,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失调,故患者

常出现腹胀、便秘、大便溏薄等症状[8]。新冠肺炎重症

患者因素体肺脾虚弱,正气羸弱于内,难以与时行疫毒

对抗,致其贯通肺卫长驱直入,肺气怫郁化火,煎灼体内

痰湿、病理水液并使之稠化,邪毒夹杂大量稠痰内郁闭

阻肺孔,致肺主气司呼吸的功能异常,清气难以交换,甚
则窒息而亡;或因失治误治,湿阻气机日久,肺气郁闭,
失却宣肃,疫毒闭肺,引动邪火,侵袭阳明大肠腑,终成

阳明腑实重症,则上下不通造成热厥,热毒肆虐。
生大黄苦寒沉降,气味重浊,走而不守,直达下

焦,泻下作用峻烈,具有攻积导滞、泻火解毒的功效,
为泻下药中的重要代表。近代著名医家李翰卿云:
“温为阳邪,火必克金,故先犯肺,火性炎上,难得下

行,用下法,移其热由腑出,正是病的去路”。“温病在

下其郁热”,故清下在治疗疫病中具有重要作用[9]。
新冠肺炎,疫毒传播迅速,直中肺脏,然后迅速进入重

症期,其中疫毒壅肺证、疫毒闭肺型重症患者,表现为

发热持续,胸闷加重,呼吸急促,观其舌苔,多黄厚腻

而晦暗,此时湿、毒、瘀、热集聚于阳明,邪气之势更

盛,消烁津液,肠道不能得以正常濡养,热入阳明,肠
热津亏,传导失司,则腹胀、大便秘结[10]。结合“肺与

大肠相表里”理论,此类患者属于脏腑同病,治疗重点

在于清泄肺热、通泻腑气。推荐处方中配伍用生大

黄,既攻下通便,又泻火清肺,大肠传化糟粕和主津液

的功能得以恢复,促进肺气的肃降,肺与大肠宣发肃

降、传化如常,则卫气、津液输布于全身各处,脾升胃

降,气血濡养有度,大肠蠕动有力,出入有常,分清别

浊,则正气渐盛,邪气得出,病情逐渐恢复。
熟大黄具有泻热通肠、凉血解毒、逐瘀通经功效,

药理学研究[11-12]表明,生大黄的泻下作用最强,熟大

黄可减缓大黄泻下作用,增强活血祛瘀的功效,尤其

适合老人体虚并有瘀血证者。“血瘀”既是新冠肺炎

患者的病理特点,又是潜在的致病因素,贯穿于新冠

肺炎的整个发生发展过程,恢复期患者因肺脾气虚或

气阴两虚而使瘀阻肺络更为明显[13],故而宜用熟大黄

活血化瘀。新冠肺炎患儿多用熟大黄,因小儿为纯阳

之体,病邪易化火下传大肠,热结大肠引起便秘,小儿

脏腑娇嫩,发育未全,故而用熟大黄缓泻。
新冠肺炎恢复期患者,肺受疫疠邪气在前,清肃

余邪在后,肺气亏耗,肺气不宣则水道不行,敷布津液

功能欠佳,中焦脾胃之阴津作战汗正邪交争而损,然
脾胃之阳气亦未复原,运化水谷精微、残存痰湿之力

尚弱,故大肠或因余热通行而致津亏便秘,或因前者

水湿余存而致便溏。新冠肺炎恢复期患者,邪气渐

退,正气来复,患者往往出现干咳少痰、气短乏力、纳
谷不香,或大便软散、口干不欲饮,或咽干、咳痰不利,
舌淡或舌紫或有斑点,苔白或白厚,脉细或虚无力,为
肺脾肾虚、气阴两虚之证,兼有痰湿、血瘀。湿性重

浊、黏滞,贯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始终,湿邪导致气机

运行失常,形成气滞血瘀或气虚血瘀。邪气未尽,仍
需驱邪务尽,以免贻误战机,导致正虚邪恋,而“邪之

入路即是邪之出路”,故除邪当以祛湿化痰和活血化

瘀为法。正气不足,当“虚者补之,损者益之”,以免正

气虚馁,邪气内陷,导致病期延长,但扶正不可过用温

补,以免气机壅遏,病情反复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

复期患者用药(如三才颗粒)选用熟大黄,既有活血化

瘀的作用,又有通里攻下的作用,使邪有出路,促进肺

功能恢复。“三才颗粒”是湖北省中医院巴元明教授

团队在国医大师梅国强教授指导下,通过反复临床会

诊、结合多年临床经验提出的,采用传统工艺配制,用
于新冠肺炎恢复期治疗的中药制剂;并已于2020年4
月30日获得湖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用于新型

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恢复期用药的应急中药备案批

件(鄂药制备字Z20200011)。

3 结语

本文通过分析古今大黄不同炮制品的作用,以及

大黄不同炮制品在新冠肺炎不同分型、不同阶段治疗

中的作用,利用传统的中医药理论阐释了大黄主要是

通过泻下、活血化瘀而达到宣肺、调节全身气机、助气

血津液分布于全身各处的作用,驱邪外出,调节正气,
从而使疾病向痊愈的方向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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薄氏腹针通过引气归元、益气固卫而“扶正祛邪”,胸
腺肽通过调整机体免疫力、避免“炎症风暴”而起作

用,两者联用可有效起到防疫作用。薄氏腹针联合胸

腺肽类药物用于防疫可增强体质、提升免疫力,值得

推广应用,以期充分发挥中医特色治疗的优势,进而

为抗疫事业添砖加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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